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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自己的修炼路，小林说，作为一名运动员，比赛中自己很多时候都有争强好胜的心，比赛输了不高兴，在球场上表现不好也不高兴；在生活中脾气也不好。“用‘真善忍’来衡量，我知道这些东西都不好，都是人心执著，都是应该修去的。但中国大陆那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也一直在污染着我。”


2015年2月小林来到澳洲悉尼，终于和父母团聚，他说：“支离破碎的家又一点一点地恢复到最初的模样，其乐融融。”来到悉尼后，小林决心改掉那些不好的品行，修去人心执著。


“我开始每天读《转法轮》（法轮功指导修炼的主要书籍）、炼功，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向内找，守住自己的心性。慢慢地我开始看淡输赢，放下了我之前那些强烈的争斗心、妒嫉心等执着心。”小林欣慰地说：“一切都随着我心性的提高而变好，我的球技也更上一层楼。”


曾有大陆的职业球队向小林发出入队邀请。在参加悉尼职业球队的试训时，当时有几百名来自悉尼各地的球员参加，而球队只有十来个名额，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在试训的过程中，“我一直以一颗平常心、修炼人的心态来面对这场选秀。过程可谓一波三折，但我心态稳定，将自己的球技正常发挥出来，经过两轮试训，最终脱颖而出成为该球队的一员”。


小林最后说：“感谢师尊对我的呵护，弟子代表全家向师尊问好、叩谢师尊！”◇





截至2019年12月中，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3.47亿。








一名澳洲职业球员的感恩








11个月大的婴儿被劫持到    610办公室


小林回忆：家人告诉我，2002年10月我爸爸因悬挂‘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警察到我家非法抄家和非法抓捕我爸爸时，我妈妈左手臂被警察打断。那时的我还不到1岁。爸爸抱着我一起被劫持到“610”办公室（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专职机构）录口供，我被吓得哇哇大哭了一天，被饿了整整一天。爸爸被中共非法判刑6年，我因此被剥夺了父爱。


“2004年4月，我妈妈因张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干胶，被非法劳教3年，两岁多的我又被剥夺了母爱。原本其乐融融的家，就这样被中共迫害得支离破碎，孤苦无依的我只得由姥爷、姥姥抚养。当时年幼的我因见不到妈妈爸爸，常常对着姥姥和姥爷喊妈妈爸爸，来表达对父母的思念。”


“好不容易盼到爸爸结束6年冤狱后回家了，但他仍然受到中共610等不法人员的长期监控，他只得冒着生命危险自己开船逃离了中国，最后得到海外大法弟子的成功营救。爸爸虽然平安了，可我和爸爸远隔重洋，骨肉分离。”


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保护


尽管如此，小林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得到了最珍贵的法轮大法。在父母被迫害的日子里，姥姥和姥爷带着他一起修炼法轮功，让他感受到修炼“真善忍”的美好。


尽管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20年来从未停歇，但小林一家人对法轮大法坚定的信仰却从未改变。


“我从小到大，姥姥和姥爷带着我一起修炼，十年如一日。他们常常提醒我，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记得自己是大法弟子，要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这样做了，从而受益良多，时时都能感受到师父的保护。”


深怀感恩的小林从小喜欢踢足球，后来成为省球队里的绝对主力。踢足球时身体和对方球员之间的竞技会很激烈，他的队友时不时都会受很多伤，而小林踢球比赛这么多年几乎没受伤。“我能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保护着我。修炼大法太神奇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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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8岁的澳洲职业足球队员保罗·林在炼法轮功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








以“真善忍”归正人心 成为职业足球队员














        【明慧网】保罗·林今年18岁，英俊、阳光，可他有着不一般的童年。只因为他出生在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中国大陆家庭，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修炼人。


        中共的残酷迫害使他从婴儿起就失去双亲的呵护，但全家人始终坚守对“真善忍”的信仰。历经磨难，他和父母终于在自由的国度团圆，又有了其乐融融的家，并成为一名职业足球队员。








“原来真管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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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1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公布了最新全球统计。从2015年7月到2019年12月5日，全球37个国家超过350万民众联署刑事举报，向中共最高检、最高法院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要求法办元凶江泽民。


全球37个国家、350万民众  声援控告江泽民


2015年，中国大陆21万法轮功学员、其家属及普通民众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实名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随后，海外也开始了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联署活动。总协调律师朱婉琪表示，联署活动遍及欧、亚、澳洲，台湾、日本及韩国民众参与人数为最多；欧洲方面，共有28国参与；澳洲参与联署的人数则超过20万人。


目前担任澳洲联盟党上议院党鞭及影子助理厅长、澳大利亚维州州议会上议员费恩（Bernie Finn）说：“民众签名举报迫害元凶很重要，这样做可以让中共当局知道其中签了名的每个人都在关注中国发生的迫害”。


迫害法轮功是当今最大的    人权灾难


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信仰群体的灭绝式打压。当时，据中共官方统计，在大陆，至少有7千万人修炼法轮功。这意味着，7千万中国公民成为直接受害者，他们的家人也被殃及。


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之初，就实行“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在其纵容、包庇下，中共警察更施以“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残酷手段。明慧网收集的4300多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案例，只是冰山一角。


2018年5月，大陆维权律师谢燕益和谢阳向欧盟发出公开信，信中写道：“当今世界最大的人权问题在中国，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是法轮功问题。”


“这场迫害所涉及的范围及造成的恶果可以说是二战结束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人道灾难，它甚至已超过了许多场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危害：上千万人公开遭到非法歧视、非法待遇，几十万上百万人被判刑、劳教、非法拘禁，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被迫害致死、致残、乃至活摘器官，酷刑的发生十分普遍、监控无所不在……”


“对于抓捕、起诉、审判法轮功学员明明是错用法条，根本违反中国国内法律，这一点不仅世界各国、西方现代文明国家缺乏认识，中国的大多数民众也并不了解。人们不知道，法轮功的信仰行为及申冤行为按照中国法律来衡量，他们也是完全合法的。”


明白真相　                是伸张正义的最佳途径


联合国人权年度报告虽然连年抨击中共迫害法轮功，这场践踏人权、极端邪恶的悲剧迄今却仍在中国大陆上演着。个中主因就是，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与严密的信息封锁，确实迷惑了许多世人，比如，天安门自焚伪案、1400个造假案例等，都是中国人早该知道的真相。


所幸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让越来越多当初被中共谎言迷惑的民众逐渐明白了真相，并挺身而出，声援反迫害。愿更多的世人秉持正义与善良，让这场残酷迫害早日结束，使信仰自由这项基本人权重现中原大地。◇














【明慧网】中国最高法院2015年5月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湖南常德市石门县朱桂林女士控告元凶江泽民。她说：“这些年来，从省、市、县到基层，这些追随者，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却昧着良心犯罪，也将面临正义的审判。但目前我只把江泽民列为控告对象，是想给其中还有可能改过的人留下希望和机会，其实他们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牺牲品，控告江泽民，也是在为他们鸣冤。我也希望他们也拿起笔来控告江泽民，因为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是造成众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祸首。”下面是朱桂林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份事实：

















被药物迫害，生命垂危


2001年正月，石门县国安人员把我绑架到拘留所，“610”头目对我丈夫单位施压，我不“转化”，就不准我丈夫上班。我绝食抗议，被野蛮灌食几天后，“610”人员把我劫持到石门县人民医院精神科，注射破坏大脑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达二十多天。每天公安人员轮流看守。


打针后，我坐立不安，坐一分钟马上要躺下、躺一分钟马上又要下地走，睡也不是、坐也不是、蹲也不是、走也不是，极度痛苦，看东西变得模模糊糊，人痴痴呆呆，从外表看明显失常，路也走不稳，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在我遭受药物的严重折磨时，仍被关到拘留所。在家人强烈要求下，我才被放回。其间，我丈夫被强行下岗一个星期。


被劳教所迫害致生命垂危


2004年12月7日，我被劫持到湖南省株洲白马垅女子劳教所，在这里，好几次差点被折磨致死。


在劳教所七二队，车轮战逼我“转化”（以暴力、虐待为手段强制其改变对法轮功的信仰），寒冬腊月连续五天六夜被强迫站着，不让闭眼不让动，我双腿肿得连裤子都穿不进，头昏昏的。2005年夏，我被转到七三队（严管队）。6月17日我开始绝食，警察用皮鞋跟踩，夹控用脚踹头，每天从三楼拖到一楼医务室吊水，一级级楼梯拖下来，拖的遍体鳞伤；吊完水后回去还被灌食，被折磨的奄奄一息，血色素只有四克。


我坚持炼功的权利，2007年元月不得不绝食抗议，每天野蛮灌食，四五个人把我按到地上，扯头发，掐鼻子，用勺子撬嘴，经常撬出血。灌完，又从三楼拖到一楼。


一次，一名吸毒人员用被子蒙住我的头猛打，另一名吸毒人员将装满开水的热水瓶子使劲按在我手臂上烫。她们俩经常用被子蒙住我的头，拳击、毒打。


我多次被野蛮灌食、输液打针，后来手臂找不到血管，最后血都抽不出来、针也打不进去，最低血压50，体重只有70斤，极度虚弱，多次晕倒。


家庭破裂、父亲离世


2007年4月28日，我终于回到了家。长期的迫害，给我女儿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她变得少言寡语，成绩也下降了。丈夫承受不了迫害的压力，被迫和我离婚。女儿判给了她爸。


原本幸福美满，别人都很羡慕的家没了，我只得暂住在弟弟家。


2007年10月18日，我被绑架到常德洗脑班迫害。2008年正月初七，我父亲因承受不住女儿长期被迫害，离开了人世。


再次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2011年10月27日上午，我被绑架，在派出所被审讯到午夜两点多，劫持到石门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国安两次非法抄家。我绝食抵制无理迫害，五天后，“610”、国安人员指使看守所对我野蛮灌食，用又粗又硬的管子从鼻子插进去，每次拔管子出来时会流血，医生自己都说这样的灌食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其间，国安队长和国安教导员还经常对我母亲进行骚扰、讹诈、恐吓。11月22日晚我生命垂危，第二天被送医抢救，24日，我哥被迫在所谓“取保候审保证书”上签字，才放我回家。


面临非法开庭，被迫流离失所


2012年4月8日，石门县国安、检察院打电话要我哥送我到检察院所谓“听审”，我没有配合。10月12日，我正在浙江亲戚家带小孩，被绑架，连夜劫持回石门县。在我出现高血压病状、洗脑班拒收的情况下，县“610”仍不放过我，把我挟持到我弟家，焊铁门，锁了与邻居共用的铁门，指派居委会两名临时工轮流监视。被非法监禁了二十多天后，我被非法起诉，将要非法开庭。我有冤难诉，不得已从家中出走。


我流离失所后，国安还打电话骚扰我家人。2014年11月到了退休年龄，我也没去办。


（编注：2017年7月下旬，流离失所四年多的朱桂林，刚刚回到家几天，在买菜时被当地国安看见，第二天就被绑架，非法判刑三年，因朱桂林血压高而缓执，期间，家门外每天有俩人看守监视。


由于受到恐吓与长期迫害，朱桂林出现脑血栓及其它重病症状，于2017年8月31日含冤离世，年仅53岁。）◇








▲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军乐队，在纽约老兵节游行的主席台前红地毯上奏响了乐曲《法轮大法好》。








【明慧网】2018年秋的一个上午，我骑车路过一个汽车站，大约有七、八个人在那儿等车。我看七嘴八舌的挺热闹，就下车看看是咋儿回事。


到近前一看吓我一跳，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在呕吐，吐了很多食物，连胆汁都吐出来了，脸色黄白、黄白的，很吓人。她奶奶一边拉着她一边唠叨，语无伦次地不知说着什么，看样子很紧张、不知如何是好。


我走到近前着急地说：“小朋友，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奶奶说：“管用吗？”还用轻视怀疑的眼神瞪了我一眼。小女孩挺听话，一边呕吐着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那几个等车的瞪大眼睛看着没人说话。大约不到一分钟，小女孩停止了呕吐，脸色由黄白变红润了，站起来冲我喊：“奶奶！奶奶！管用！我好了！我好了！”


她奶奶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我：“原来真管用啊！”激动地对小女孩说：“快谢谢这位法轮功奶奶！”我说：“应该谢法轮大法！谢大法师父！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真信就管用。”


那几个等车的也高兴地说开了。有的说：念“法轮大法好”真管用啊！有的说真灵啊！有的说难怪炼法轮功的都那么心诚啊！真有好处！


还有个60多岁的老大哥说：“大妹子，我们都知道炼法轮功的是好人，要是能把这个邪恶的共产党给解体了，得有80%的中国人感谢你们。它太邪了！比黑社会都黑！黑社会还讲点儿义气，它连黑社会都不如！”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倾吐着心声。◇





清代学者周安士的《安士全书》中记载：从前，姑苏城有个姓尹的人，专门为别人打官司，生意很好，门庭若市。    


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相貌俊秀，聪明绝顶。他良心发现，悔改以前的过错，不再给别人写那些言辞不实的状纸。    


但是，没过多久，他的儿子突然双目失明。他心里想：我改邪归正，反而遭此恶报。岂有此理？他因此非常愤恨，于是重操旧业。这样，不到一年，他的儿子，反而双眼复明了。于是，他不再相信善恶报应，逢人便说：“天道无知！”并且辱神骂佛。  


他的儿子名叫尹明廷，顺治年间考中了进士。他们一家人都欢天喜地。街坊邻居信佛的人，也开始思想混乱，善恶无定？莫衷一是。


这时，村里来了个道士说：“尹家人，上辈子曾经做了好事，今生又有恶行，善恶夹杂来报。也快到尽头了。任何人辱神骂佛，都没有好结果的。”


一年后，尹明廷带着全家人，在一次赴任途中，遇到兵乱，全家人无一幸免。  


近代也有一个导致家门不幸的故事：这是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真实故事。


故事发生在湖南省安乡县永裕乡杨家垸，当事人贺克俭家中老少三代一家五口人。贺克俭1950年参加了志愿军，1954年退伍回家务农。由于受无神论的教育，回家后在所谓破除“迷信”方面非常积极，当时大队里给他封了一个民兵小队长的官衔，他每天带个马叶片的大刀，防“阶级敌人”。


1954 年洞庭湖涨大水，6月的某日，贺克俭为了寻求排水路线，走到中河垸，见地中有一座土地庙，进去一看里面居然还供着菩萨，这不是迷信的东西吗？贺克俭抽出随身带的马叶子大刀，将菩萨像劈成两块，作为泥土堵了“热口”（田埂间的放水口）。当时好多人都去看了，大家都说这个事做不得。可贺克俭却带着当兵时的一种外地口音说：什么菩萨不菩萨的，什么劈不得，我这不是劈了吗？


这件事发生后，贺克俭家里就没有清静过，先是家里每到晚上总有大刀的敲击声，半年后老娘的一双眼全瞎了；第二年（1956）妻子无故上吊自杀（当时县公安局还立案调查，停尸多日，最终查无原因）；后来的几年间，贺克俭和他的独子都瞎了一只眼；到1966年其父亡故。贺克俭一家三代还剩三口人、两只眼睛。


当地直到现在还流传一句话：刀劈菩萨像，三代人二只眼。


善恶有报，古今一理，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中共的无神论，反天地神佛，引人于歧途，给人带来恶报，是真正的罪恶滔天。◇














